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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时尚盛宴
———朱天文《世纪末的华丽》中都市的感官书写

吕方伊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国际商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作为台湾新生代都市文学的代表人物，朱天文在其作品《世纪末的华丽》中，以感官体验为切入点和纽

带，将城市空间与主人公米亚的生命体验融为一体，以人的感官体验跟随城市的地理维度的流动，实现了人类生活

体验与城市空间的双向互动。作为现代都市重要的元素的时尚，以其变化的特质，契合着感官体验的特点。在敏锐

的视觉和嗅觉感知之下，色彩、图像和气味构筑出了一幅感官地图，塑造了台湾都市时尚景观。以感官书写为视角，探

索了感官对于个体生命体验和城市空间的互动，并且从“流动的现代性”进一步挖掘了文本的时尚元素和时尚对于后现

代物化消费社会的意义，揭示出作品另一层独特的文学审美维度，从现实意义上丰富了都市文学的研究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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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天文是台湾当代著名作家，编剧，其作品类型
囊括了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和剧本等，覆盖了眷村文
学、都市文学和同性文学等多个领域。从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到本世纪之交，其作品经历了巨大的时间跨
度，书写内容也从早期的眷村乡土转向了台北都市
生活。２０世纪末之交的台北经历了巨大的社会转



型，相对于大陆较早地卷入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浪
潮。发达的经济带来的是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催
生了现代都市文学的诞生，反映着当代都市化进程
中的文化生产模式、消费模式，以及人的生活态度与
价值观［１］。作为２０世纪末的台湾都市书写的代表
人物之一朱天文，他的中后期作品，从《炎夏之都》
《世纪末的华丽》《荒人手记》到《巫言》，无一不聚焦
于台北在２０世纪末之交的都市社会形态转变和社
会场域之中流散且逡巡的都市人群。
对于朱天文作品，大陆对其作品的讨论主要集

中于其书写场域的演化和各时期作品对于台湾独特

文化思潮的反映和展现，如早期文学中，台湾特殊眷
村文化中乡土情结的刻画。对其转型后作品的研
究，主要聚焦于其华丽笔触下后现代的都市书写，尤
其是后期较为成熟的作品，如长篇小说《巫言》和《荒
人手记》中物质社会的异化和边缘人身份的疏离，以
及迷失于物质欲望中空虚的精神世界和扭曲的人际

关系［２］。《世纪末的华丽》一直被视为朱天文转型的
代表作，也因其独特的书写手法受到了研究者的瞩
目。对于《世纪末的华丽》的研究，主要呈现为两个
主要方向。一方面，众多台湾研究者关注其绮丽文
风与张爱玲和胡兰成的文学上的师承关系，挖掘“朱
天文与张、胡的债务关系”［３］。另一方面的研究则集
中关注《世纪末的华丽》中台北都市变迁的映射。在
其文本中充斥着城市的消费文化符号和物质文化，
延续了朱天文一贯“恋物”的书写手法，塑造出一个
“现代消费社会的缩影”［４］。诚然，不少研究者已经
将注意力转向了朱天文的感官书写，关注到了身体
形象对于空间的影射，但是大都从视觉或嗅觉的单
一角度去解读感官、欲望与记忆的联系。在台湾文
学界，也有学者关注到了本书中的“时尚”元素，但是
主要集中于时装时尚的元素与现代都市消费文化的

连结［５］，或是本作品中的穿衣时尚与穿行城市的双
重体感经验交织而成的空间肌理的感官认知［６］。本
文以时尚为切口，以城市文学为基础，结合了后现代
书写中的“流动的现代性”等元素，捕捉到了时尚与
官能在后现代城市书写中的一致性与连贯性。从视
觉与嗅觉的角度，将《世纪末华丽》中丰富的感官叙
事进行了融合，流动的视觉中服饰色彩和气味的嗅
觉符码抽象成为消费社会流动的都市景观，对此进
行了解构和分析。此外，以时尚“个体身份表达”与
“社会性”的双重属性为切入点，以身体感官为连接
二者的元素，探索了感官作为个体生命经验与城市
空间之间的纽带的沟通作用。

一、都市景观：感官重铸的空间

“研究城市是考察世界与我们生存之谜的一种
途径”，变化的都市景观中蕴含着现代文明的演进轨
迹和个体对生存空间的理解和认知［７］１。对于朱天
文而言，都市文学无疑是反映都市景观和众生相的
绝佳语域。
一方面，早期眷村文化与后期都市生活之间巨

大的差距诱发并塑造了朱天文独特的都市审美视

角；而台湾社会的在短短几十年间的时代变迁，以及
巨大的时代背景在个人单薄的命运轨迹上烙刻下的

印记，使朱天文对于都市的书写有着更为敏锐的体
察和洞悉。城市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更为缤纷和炫
目的景观，而在其之下，是时代的沟壑里灵魂焦灼的
悸动，在物化的世界漩涡中是挣扎在欲望和疏离中
空虚的心灵。城市中各色各异的人性和心理变化无
疑成为了最丰富的写作资源。
另一方面，都市蕴含着一切关于“现代性”的丰

富内涵。现代消费和生产催生了新的消费文化以及
由此衍生出来的都市景观和社会文化。物化的都市
提供了所有关于物质和欲望的想象，光怪陆离的都
市景观无时无刻不在挑逗和刺激着人们的感官和神

经。由此，感官成为了个体生命体验城市空间的一
种绝佳手段。都市作为聚集了物质文明和文化地域
特点的重要空间，已经从静止被动的背景成为了重
要的生活刻度和记忆载体。
都市景观，作为聚集了物质文明和文化地域特

点的重要空间，随着新世纪城市化和经济的发展，早
已超越了文学作品中作为背景的固定传统角色，在
社会学和空间学的交织和发展中，城市空间已经成
为塑造现代生活方式的重要元素。而人类与城市空
间的关系也演进成为了愈加密切的关系，因为“人类
从根本上来说是空间性的存在者，人类的空间性则
是人类动机和环境或语境构成的产物［７］２”。都市空
间凝聚着某一地域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的元素，已
经逐步演变成为一种具有主观性的情感和记忆的载

体。而身体作为空间与叙事文学上的重要元素，推
动着人与外界空间的接触，由此成为了“观察世界的
起点”和“产生意义的场所”［８］。
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得以满足人们纷呈的感官

欲望，因此，感官体验也便内化为人类最敏感的基
因。消费和物质在都市中的铺陈，使得感官刺激下
的身体体验成为城市生活体验最重要的方式，正如
米亚需要依赖嗅觉和视觉的刺激和冲击来证明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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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和加深对于城市的感知。由是，在城市空间
与独立个体之间，身体便成为了沟通二者的介质。
正如列斐伏尔在《空间的书写》中写道，空间———并
非我建构文本性之脉络，而首要是我的身体，然后是
我身体的对应物或它者，身体的镜像或阴影：一边是
与我的身体碰触、穿刺、威胁或有所助益，另一边是
所有其他的身体，而空间便是介于其间的变动交
会［９］。米亚穿街过巷，正是以身体和感官为媒介来
体验城市，熔铸记忆和追寻自我的过程。
由是，构成城市本质身份的乡土差距，民族和族

群的聚集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碎片化和体
验式的感官世界。这种后现代化的感官书写在朱天
文华丽的笔触下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依循着主人
公米亚的记忆，回溯了一个由丰富的感官意象构筑
的都市景观。物质的色彩、质地、气味，大片的感官
刺激将米亚的生活空间，在２０世纪末的台北填充成
为斑斓的、光怪陆离的、视觉和嗅觉的盛宴。在朱天
文笔下，感官不仅仅只是欲望的呈现，反而成为了城
市与个人实现联系的中介，在“多样性的个人与城市
的互动方式中，人际沟通和个人成长得以实现”［１０］。
都市空间与都市住客在感官的体验中实现了相互的

映射和补充。个人在感官中实现了城市的空间探
索，而都市也借由视觉与嗅觉的构筑，得以重现。色
块的铺陈，都市消费符号的铺展，声光色味的错杂，
融合成了一种独特的后现代感官体验和空间认知。

二、流动的现代性：感官符码与时尚

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中强调，流动性，即“轻
质”是现代社会最显著的特征，从资本信息技术的流
通到声音图景和气味的流动［１１］２２８，熔铸成了一个全
球化的城市景观。现代社会的组成成分已经由过去
对于空间沉重的固态结构占有过渡成瞬息性的液态

流动，因此具有了一种“流动性”的特点。在后现代
社会中，一切永久性和固态性的连结都不复存在，取
而代之为一种瞬间性、不定的连结。被剥除了固定
和永久性保障的人际关系，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感知，
只能依赖于个人主观的经历和体验［１１］１７１，而个人的
主观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感官体验。由是，
时间和空间的认知在不断过渡和转移的感官记忆和

官能流动中得以延伸。都市成为一种连结了物质空
间与时尚美学的象征符号［１２］。在后现代社会的消
费文化语域之中，由于消费活动对于城市公共空间
的吞噬，时尚因其“过渡，短暂，偶然”［１３］等难以捕捉
的特点，更是成为了一种渗透在社会各个方面的流

动基因。物质消费，资本全球化的发展使得时尚元
素得以渗透至日常生活之中。随着消费活动成为定
义空间和身份个体的重要手段，时尚作为一种最重
要的消费文化，早期独属于某一社会阶层，但是随着
消费文化的兴盛，逐步渗透社会各个圈层，演化为定
义时间和都市空间的重要工具。与此同时，时尚元
素也由早期单纯的时装元素扩大为覆盖生活各方面

的审美符号，涵盖了色彩、触感、气味等所有感官。
米亚早期模特生涯所经历和接触的华服丽装的品

牌、潮流、色彩和样式的铺排，弥漫街巷的气味和色
彩，无一不体现着时尚在都市景观的铺陈，丰呈的物
质铺陈对于感官的刺激和诱惑。
时尚究其本质就是跨学科与混杂的，众多书写

现代性的哲学家和作家早已关注到了时尚的转瞬即

逝性与现代社会流动性之间微妙而独特的联系。本
雅明、列斐伏尔早已从文学、社会学和哲学的角度去
解读时尚，将时尚与日常生活的体验，行为与习惯相
连接。Ｈｉｇｈｍｏｒｅ［１４］从波德莱尔对人群的观察中得
出结论，认为在现代社会，日常的现代性由触觉、听
觉与视觉所塑造，现代都市成为了日益强烈的感官
聚集空间，消费活动成为了欲望和人的聚合之地。
时尚锐化了我们对于生活的感官体验［１５］。而气味
与视觉，以其转瞬即逝的特点恰好契合着时尚的本
质特点，成为了时尚语域中难以捉摸的元素。时尚
成为一种融合了后现代社会的感官性，瞬间性和流
动性的图景，准确反映了后现代都市的脉动。在这
种流动的液态性社会之中，“短期”取代了“长
期”［１１］２１３，展现了现代社会的暂时性，也使得时尚成
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元素之一。
此外，时尚本身就具有“社会性与个体性”［１６］的

双重属性，一方面作为社会物质文化重要的组成部
分，另一方面则是身份构筑和个人身体的审美表达。
欲望将消费与个性联系在一起［１１］１３５，人们企图将现
代生活中破碎的片段共同塑造成自己的“身份”。从个
体身份角度而言，囊括了气味、色彩，服饰的时尚元素
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视觉体验，成为了融各种感官于一
体的整体身份构建。从都市空间的角度而言，时尚的
意义又体现于遍布城市空间的色彩，弥漫于街道的气
味，体现了日常生活中“液态的现代性”。
在时尚的“社会性与个体性”的两种属性之间，

身体和感官作为时尚的表达方式，成为了贯通个人
与社会的纽带，由是实现了城市空间与个人身份的
双向互动。城市抽象和虚幻的生命力在充斥的气味
和色彩中被赋予了实体和具象。而感官体验所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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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性化和破碎化的方式，恰恰契合了朱天文现代
主义破碎的叙事风格和后现代社会碎片化的生活方

式。米亚行走在城市之中，身体成为了城市空间与
个人情感的中介和纽带，“身体并不是一个自然的、
去历史的、中性的客体，它是一个穿越历史、地理、文
化经验，并且与感官所构成的经验互相交织而成的
实体的界面。”［１７］朱天文以米亚的视觉所见、嗅觉所
闻和听觉所听，构筑出了她的感官地图，即其在城市
之中独特的生命地图。由此，通过身体在感官体验、
都市穿行与时尚在身份塑造、社会表达中体现出的
个人与社会双重层面的感知交融，实现了个体生命
与城市空间的贯通。
在《世纪末的华丽》中，感官元素作为时尚的符

码，堆积成了流动的时尚盛宴，贯穿了米亚的青年与
少年记忆，成为了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线索，也成为
了城市建筑空间想象的重要元素。朱天文用感官去
追溯着后现代社会中日常的时尚元素，从米亚青年
时期的“模特Ｔ台、时尚杂志、精品店、设计师”，延
伸到了日常的生活场景和更为日常化的家庭之中。
米亚游走其间的城市和街道构筑成整个台北市景，
千家万户蔓延到天际的阳台铁皮花架上的花草和油

画般的天际色彩，一家家店铺贯通的嗅觉地图，都成
为了台北稠密固态的城市空间之外另一面的轻质化

的都市空间延伸。由此，鉴于其本质的符号性，感官
性和暂时性，时尚的本质与现代社会便尤为契合。
时尚也成为了一个独特的审美维度，从各方面体现
了现代社会与城市空间的特殊属性，而朱天文在台
北书写中，也敏锐地把握住了时尚之于现代社会的
重要性，自觉认同与追求时尚，冷静地描述都市生活
在“物”的拼凑中的生活与精神，制造出一副都市生
活的时尚幻象［１］。
对于朱天文而言，世纪之交的台北是一个包罗

了一切现代元素的空间和语域。空间、个体、物质、
感官和时尚，共同构筑起一个台北现代性社会文化
的空间世界。而借由感官体验所描绘的台北的都市
景观，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在现代性的世界语境中也
有了其超越地域界限的特殊意义。

三、视觉时尚：流动的都市景观

视觉一直以来被视为最高级的感知方式，能够
以最直接的方法复刻亲历的都市景观，以色彩，图案
和光影构筑的视觉体验成为我们游走在街巷之间对

于这个城市最直接的体验。色彩和视觉形式的精准
捕捉在《世纪末的华丽》中得到了淋漓的展现。目之

所及，皆是流动的色彩。米亚抬头所见的台北，天际
线由坚硬的建筑线条变成了色彩流光溢彩的转动，
“虾红，鲑红，亚麻黄，耆草黄，天空由粉红变成黛
绿”［１８］１２９，朱天文似乎要动用世间所有的色彩来点
染这盛大的暮色落礼。而老段身上那深深吸引着米
亚的“风霜之灰，练达之灰”［１８］１３０也同样有着丰富的
含义。在这里，灰色不再是一种简简单单的色彩，而
是被赋予了无穷尽的意味，这想象中包含着岁月的
沧桑，历经人情的稳重，能够在米亚的内心掀起无数
种关于浪漫和爱情的想象。人们对于色彩更为敏锐
的体察恰恰体现着物质社会下铺展整座城市的视觉

盛宴。颜色在朱天文笔下被赋予了无穷的可能性，
而朱天文这种对于色彩的捕捉，犹如铺满印象派画
家画布的光影里流动的各种色彩，以饱满的笔触和
抽象的色块，去捕捉下瞬息多变的世纪之交的景观
社会。
在商品经济时代，商品符号逐步充斥整个城市

并在物质消费的普及和扩大中累积成为一个景观社

会。我们已经实现了一个正如艾尔雅维茨在《图像
时代》中所称的“视觉或图像的转向”［１９］。色彩和形
状堆叠成丰富和诱人的景象，满足人群的欲望，而各
种纷呈的景象又不断刺激着人们的视觉，这最为神
秘也最为强大的感官，进而制造出更多的欲望。景
观也并非仅仅只是单纯呆板的影像合集，而是“人与
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通过图像的中介而建立的
关系”［２０］２７，包括时尚的百态、现代服装的发展、巨大
的广告牌和报刊广告，景观作为一种“隐形的意识形
态”［２０］２９，认同着也在暗中改变和诱导着我们的需求
和欲望，每个人都在五光十色的影像诱惑中跌入不
自觉也不自知的欲求。
而米亚作为“模特”的职业，更是站在一种物质

文明的基础上，从拜物的角度，去更好地铺展开了一
种消费社会上的时尚景观。时尚作为物质文明发达
到了一定程度的一种重要产业，其复杂的服装的材
质样板，布料的纹理色泽，都是为了满足人类在物质
社会中身体对于触感的满足。在这里，视觉和触感
两种感官在朱天文的叙述中实现了统一。而各种纷
繁复杂的花样，裁剪和风格其实恰恰也是为了突显
现代社会人类对于身体的视觉需求和想象。从中性
风、雌雄同体的扮样、田园风到复古情怀，各种风靡
一时的风格实则也体现了台北在接受着国际社会的

时尚风潮的影响和无时无刻的全球化时尚想象。多
样的国际性时尚品牌铺陈和拼凑成了全球化的时尚

想象和审美对象，而时尚作为全球语域的流行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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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台北逐步卷入到了席卷全球的全球化同步的都

市景观的物质化和消费符号化之中，台北的城市书
写得以放置在全球化时尚背景中，实现了空间书写
的扩展。
此外，城市消费文化也体现在一个个炫目的品

牌之中，香奈儿、皮尔卡丹、山本耀司和三宅一生成
为了琳琅满目的消费符号，恰恰映射着人们心中闪
动着的蠢蠢欲动的物质欲求。这些品牌，经由模特
的塑造和宣传，在趋之若鹜追逐者的穿戴和推崇之
中，逐步演化成为整座城市流动的视觉风景。“当她
在国光号里一觉醒来望见大窗景的新光百货，各种
明度灯色的商店，空中大霓虹墙，米亚如鱼得水又活
回来了。”［１８］１５４真正让她感到熟悉和有归属感的台
北城市其实正是由物质消费文化的符号构筑成的都

市景观，碎片化的色彩、商品、商铺和时装融合成统
一的都市时尚风景。
由于大众文化的发展，因其塑造身体和美化身体

的功能性和审美性，时尚在经济社会的作用在很大程
度上超越了单纯商品物质层面的，而成为了一种身份
构造和个性塑造的重要方法。由此，《世纪末的华丽》
中米亚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对于不同服装风格的尝试

和痴迷，其时装广告和刊物上重现和塑造出的不同风
格，川久保玲从中性风向女性化的转变，大卫鲍依、乔
治男孩和王子时期雌雄同体的背弃，帝政遗风的回归
和流行，各种风格和品牌借其或繁复的花样服饰或简
约的裁剪，无一不是在满足着人们内心不同的借时尚
以表达个性和获得社会群体归属感的情感需求，即
“时尚‘求同’和‘求异’的‘双元性’”［２１］。
在消费社会的物质包裹中，资本控制下的媒体

和广告成为了一种推动时尚，传播时尚和构筑时尚
景观的重要手段。正如小说中提及的各类服装封面
和广告上精心包装出的包裹在精美服饰下美好的男

体和女体，制造出了一种精美而华丽的关于身体和
生活方式的幻想，逗引着想象也催生着欲望。时装
在朱天文的笔下成为了窥探时局和实时变迁的最佳

方式，印象派画家细腻和精准的笔下铺陈出一幕幕
令人欲罢不能的视觉盛宴。用斑斓和无所禁忌的色
块去刺激和冲击人们的视觉，涂抹和炫耀的装饰，在
这里，服饰成为了一种都市的物质欲求的符号。而
米亚的不同人生阶段，更是在时装展般的描摹和展
示之中，由一幅幅几近斑斓的图景缀连而成。时装、
香水和花店，每一样事物都契合着世纪末都市流行
文化中的符码与标志。由是，时尚成为了连结个人
和社会的重要纽带，将个人内心寻求自我认同的情

感需求反映在时尚风格和品牌元素中，集合和聚集
成一种流行的时尚，以此创造出一种流动的时尚景
观，并在此基础上满足了人们对于社会认同的情感
需求。人的情感需求和物质欲望构筑和推动了城市
的发展，城市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进而培育出新的
欲望。欲望与记忆的互动在城市与个体的感官探索
之中得以延伸和拓展。

四、嗅觉时尚：蔓延的都市磁场

视觉之外，原本位于人类感官阶层末级的嗅觉，
在２１世纪富盛的物质文明之下，重新被赋予了认知
和感知的基本角色。而气味，作为一种重要的现代
社会重要时尚元素，有着悠久的历史，早期与宗教仪
式等重要社会仪式和礼仪有着密切的联系。后期，
随着消费文化的发展，气味才逐渐成为了现代社会
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和消费符码。
正如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所言，“久远

的往事了无陈迹，唯独气味和滋味虽说更脆弱却更
有生命力；它们以几乎无从辨认的蛛丝马迹，坚强不
屈地支撑起整座回忆的巨厦。”［２２］９嗅觉的原始恰恰
在于它与欲望的密切联系，而现代社会高度发展和
精致繁复的物质文明催生了一连串无止境和扩张性

的欲望，在此基础上重建的嗅觉地位，因其与原始欲
望不容驳斥的本质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欲望
的镜像映射，这一点可以在很多文学作品中得以窥
见。德国小说家帕特里克·聚斯金德的《香水》是一
个最为极端的例子。主人公与生俱来的嗅觉天赋使
其能够在嗅觉中感知整个城市，从城市腐烂的味道
到象征着爱恋和爱欲的少女体香，而对于香水的提
炼凝萃也恰恰让他得以重塑自己。而反观中国文
学，气味用以体现生活情趣和品质的例子也不可胜
数，《红楼梦》中，曹雪芹就记载了十多种气味，从萦
绕着整个大观园的各种草木花香到熏香，香袋和燃
香的檀香、迷迭香、沉香，每个人物每个情景都配以
独特的香味，而各种类型的气味，作为一种流动的感
官铺陈，也代表着大观园所象征的上流阶层的重要
时尚审美。
有鉴于此，嗅觉作为一种重要的感官，其与现代

社会和欲望的潜在关系更是在现代消费都市文化中

被大量挖掘，现代香水行业的空前繁荣更是体现出
嗅觉在凝固时间和唤起记忆上的重要性。在《世纪
末的华丽中》，气味所象征的短暂和抽象的感官体
验，在文字叙事中，成为了永恒记忆的载体。作为一
种重要的时尚元素，在个人审美的层面，气味成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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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塑造了个人的整体身体形象的审美象征，其中
包含着深刻的记忆和情感寄托。米亚坦言自己是一
个依靠嗅觉活着的人，乳香让她回到自己随性妄为
青春时期，安息香带着她回到一九八九年的春装秀，
薄荷药草茶的味道又让人回想起海滨边度过的时

光。种种纷呈变化的气味都代表着米亚生命青春时
期的涌动的时尚潮流。米亚绝望地想用气味和颜色
去铭刻住自己转瞬即逝的过去。调制香水想把各色
花香都留住，也是想要留住当下和抵抗这终将逝去
的宿命。而气味的淡退在米亚心中也象征着青春的
逝去，自己所熟悉的世界的遗失。由此，气味成为了
一种连结过去与现在的隐喻，成为了抵抗时间和构
筑城市的最终堡垒和最可靠的方式。气味，作为一
种与记忆与本能联系最为密切的感官，在人际关系
的角度上能够加强人与人之间心理上的联络。嗅觉
成为了贯通人与人的沟通和理解上最重要的一环。
老段身上“阳光的气息”［１８］１４３填补了她并不丰富的
童年，让在这个偌大城市用色彩和身体和浮游的人
际关系将自己包裹起来实则孤独的米亚感受到了久

违的暖意。
从另一方面看，气味的转瞬即逝又体现着米亚

记忆中台北躁动不安的生活气息和生命状态，一种
弥漫于整个城市的暧昧时尚磁场。不同时期的台北
有着不同的味道，也反映着米亚不同的人生阶段。
正是不同的气味将台北都市的时间与空间得以贯

通。由此，气味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元素，将私密的个
人体验与城市的公共空间相连接，原本无情无生命
的物件，在嗅觉的体感中带上了生者的记忆和生命
温度，实现了一种城市空间与个体生命的共情。
城市空间与人的沟通通过气味得以实现，变化

的城市空间印刻在人们记忆中的形象也转换成了气

味。气味成为了城市想象的重要一环，此外，台北城
市的空间转换在朱天文笔下从嗅觉和气味的角度得

以实现。时尚对她而言，超越了简单的符码和流行
的拼贴，更是一种身体在移动与居住中实现的感官
记忆，是身体城市的“体感表面即界面”［６］。从时尚
聚集之地的时装秀场，城市的中心主体区域，米亚时
常穿行和行经的街巷，到城市边缘的海滨区域和公
园林地，都带着独特的气味，汇聚成了台北独特的气
质。由此，气味与色彩，都作为重要的时尚元素，成
为了标志着一座城市的时尚符码。随着不同气味的
混杂和转化，读者也随着米亚的移步，实现了城市空
间的转化。此间，嗅觉的变化贯通了整个城市的空
间方位，她“嗅见一家一家店，有些是颜色带来的，有

些是布置和空间感”［１８］１４６，花香、麝香唤起了古印
度，每一种气味都象征着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家。不
同店铺所散发出的味道构成了一幅气味地图，也即
感官地图，嗅觉敲开了记忆之门，米亚穿行其间，也
正是靠着感官的记忆重温着自己的青春和当时的台

北。由是，嗅觉的感官流通中实现了空间的转移，空
间的掌握在身体的转移中得以实现。米亚以敏锐的
感官体验，将碎裂为消费符码的流行时尚，重新赋予
嗅觉的切实感官经验。她对于现代城市破碎片段的
偏执的留恋，带有几分本雅明笔下波德莱尔城市“拾
荒者”形象的影子［２３］。硬质化的公共城市空间，在
流动的视觉体验和嗅觉气息中，转化成为了轻质的、
私人的感官记忆。通过嗅觉的怀旧，碎片化的都市
物象在流动的气味中得以贯连成独特潜流，捕捉下
一帧帧城市的时尚幻景。

五、结　语

在朱天文细腻华丽的文字叙述中，城市的定义
者不再是民族和国家的单位，城市的坐标也不再是
固化的建筑和街道。图景和气味成为了开启记忆之
门的按钮，米亚于其间回溯其生命阶段，在记忆中寻
回身份认知。而城市原本静止的空间也在视觉的流
动和嗅觉的流转中被赋予了生命的情感记忆。感官
叙述磨灭了身体与城市之间的界面，在时间从当下
至记忆的过渡中将个人穿行于城市空间中的体感和

城市对于个人经历的印刻融合成独特的生命体验。
城市轮廓也在切肤的感官中呼之欲出。
时尚作为后现代消费社会中最重要的元素之

一，融合了后现代社会的感官转瞬即逝和流动性的
特质，已经渗透于社会各方面，融心理、社会归属、审
美于一体，成为一种蕴含多种感官在内的身份构筑。
而全球化的后现代社会流动体系之中，时尚，在视觉
和嗅觉的感知中，将城市的物质片段融合为铺陈空
间的流动体系，成为一个城市独特的气质。人的活
动改变了城市的空间和建筑，将固态的石头和木质
的建筑空间改变成为了一种流动的，液态的，诞生于
消费文化之中的人造的城市景观。由此，时尚的“身
份属性”与“社会属性”贯通在身体中贯通，个体生命
体验与城市空间的共情在感官中得以实现。城市的
肌理幻化成为流动的色彩、服装、气味。在碎片化的
色块和气味踪迹之中，在气味与色彩的时尚符码之
中，朱天文构筑出独独属于２０世纪末台北的镜像。
色彩和气味氤氲成整座城市特有的气质和磁

场，以一种更加诱惑的方式逗引着人们蠢蠢欲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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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想象，由此，原本作为静态背景的城市成为了具
有主观意识形态和身体机能，而人与城市的关系，也
从单一静止变成了双向的互动。而时尚，以其难以
捕捉的瞬时性和流动性的特质，作为凝炼着社会现
代性的重要元素，借由感官体验和书写，成为了一种
铺陈于后现代都市的感官盛宴。在感官的综合和杂
糅中实现了一个孤寂与喧嚣、华丽与奢靡相融合的
矛盾的２０世纪末的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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